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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下的
泰国政治极化及其成因

周方冶

［摘　 要］ 近年来， 泰国政治极化日趋明显。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爆发的新生代大

规模街头运动， 公开提出 “王室改革” 的政治诉求， 从而引起保守阵营尤其是

极右翼的强烈不满。 ２０２３ 年泰国大选后， ２０１９ 年崛起的极左翼政治势力开始取

代中左势力的革新阵营主导地位， 从而使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 从国家发展道路

转型视角来看， 泰国政治极化根源在于代际分歧引发的经济利益结构、 政治权力

结构、 社会文化结构等多重失衡困境， 各派力量在全面重塑国家运作体系问题上

的矛盾持续激化。 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末的 １００ 多年里， 泰国曾先后经历三次

重要的国家发展道路转型， 并促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 由此跻身中等收

入国家， 并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成为 “亚洲四小虎” 之一。 但是， 冷战后泰国的第

四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却迄今未能取得预期成效。 由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内生

动力不足， 泰国短期内很难摆脱政治极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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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泰国政治极化日趋明显。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爆发的新生代大规模街头

运动， 更是公开提出 “王室改革” 的政治诉求， 从而引起保守阵营尤其是极右

翼的强烈不满。 ２０２３ 年泰国大选后， 随着极左翼强势扩张与中右势力全面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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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 泰国政治极化成因何在？ 本文将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

出发， 对此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　 极左翼崛起加剧泰国政治极化

政治极化或政治两极分化是近年颇为常见的现象与术语， 通常是指政治态度

偏离中间立场并出现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分歧， 但其概念界定并未达成学术共识，
更多情况下都是根据具体场景加以适用性描述①。 对泰国而言， 政治极化主要是

指不同政治权力集团在原则性立场上存在难以妥协的严重分歧， 并引发大规模持

续性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分裂。
泰国当前的政治极化问题始于 ２００５ 年他信·西那瓦成功连任总理后爆发的

“反他信” 与 “挺他信” 权力博弈， 并随后在 “保革对立” 格局下， 进一步演化

为保守阵营 ／ “黄衫军” 与他信派系 ／ “红衫军” 旷日持久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分

裂②。 ２０１４ 年政变后， 泰国政治极化问题在巴育军政府的压制下有所缓和， 曾经

势不两立的 “红黄” 两方开始各自朝着中间立场前进， 但近年来崛起的极左翼

势力却打破了 “红黄对峙” 格局， 再次加剧了政治极化， 并促成极右翼政党登

上泰国政治舞台③。
极左翼政治势力崛起于 ２０１９ 年大选。 当时正值以 “挺他信 ／红衫军” 与

“反他信 ／黄衫军” 政治对立为主线的 “保革冲突” 趋于缓和， 政治和解开始成

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主流话语表述。 作为新兴政治势力， 亿万富豪塔纳通领导的新

未来党最初装扮为中间力量， 并选择了橙色作为政党主色调， 寓意着将在红 （衫
军） 与黄 （衫军） 之间探求解决泰国现实问题的中庸发展道路④。 不过， 随着大

选政策辩论和线上 ／线下拉票工作的铺展， 新未来党—塔纳通派系很快就呈现出

极左翼政治色彩， 并将选民目标锁定为新生代， 尤其是 “首投族”。 大选结果揭

晓后， 新未来党成为政治黑马， 赢得众议院全部 ５００ 席中的 ８１ 席， 初次参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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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压老牌民主党， 跃升为国会第三大党①。

对保守阵营而言， 相较于 “挺他信 ／红衫军” 更为激进的极左翼是显而易见

的不安定因素。 于是， 保守阵营先是以塔纳通在登记成为众议院候选人时持有媒

体公司 Ｖ⁃Ｌｕｃｋ Ｍｅｄｉａ 股份为由， 通过宪法法院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判决撤销其议员身

份②， 而后以新未来党接受塔纳通 １. ９１２ 亿泰铢 （约合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私人借

款违反选举法有关政党捐款禁止条款为由， 通过宪法法院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判决解

散新未来党， 并判决塔纳通等 １６ 名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１０ 年内禁止从政③。

从保守阵营与极左翼的初次交锋来看， 得益于军政府期间的制度建构， 前者

在国家权力运作方面明显掌握主动。 新未来党解散后， 虽然其大部分资源都被皮

塔领导的远进党所继承， 但在各派势力分化拉拢下， 极左翼拥有的众议院席位从

８１ 席降至 ５５ 席， 失去了不少国会话语权④。 于是， 从 ２０２０ 年起， 以新未来党被

强制解散为导火索， 泰国极左翼势力开始政治斗争重心转向， 掀起大规模的新生

代街头运动， 试图激发自下而上的革新驱动力， 并依托社交媒体的平台赋能， 创

新了 “去中心化” 的决策机制、 “扁平化” 的指挥链条、 “快闪化” 的行动方案、

“二次元化” 的诉求表达等政治斗争模式， 使得 “反巴育、 反政府、 反王室” 的

社会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 甚至在 ２０２１ 年初邻国缅甸军方接管政权后， 引发了

地区性的线上线下跨国政治互动⑤。

通过两次政治交锋， 尤其是公开提出 “王室改革” 诉求， 极左翼成功塑造

了革新阵营的斗争形象， 夯实了新生代基本盘， 并引发广泛的政治辩论， 树立了

针对保守阵营 “铁三角” 既得利益的改革目标， 从而为其在 ２０２３ 年大选的第三

次交锋创造了有利条件⑥。 ２０２３ 年大选过程颇为出人意料。 泰国权威民调机构

ＮＩＤＡ Ｐｏｌｌ 发布的连续民调数据显示⑦， 从 ２０２１ 年极左翼与保守阵营的第三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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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开始， 远进党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 １５％ 左右浮动， 而为泰党的民意支持率在

２０２１ 年宣布他信小女儿贝东丹从政后一路攀升， 曾达到 ４９. ８５％ 的支持率峰值，
因此通常认为后者将延续第一大党地位， 并再次上演 “泰爱泰党—人民力量党—
为泰党” 的他信派系 “逢选必赢” 传统剧目 （见表 １）。 但在大选前夕的民调中，
革新阵营的民意支持率分布却出现逆转， 远进党的支持率爆发式增至 ３５. ３６％ 的

历时峰值， 不仅追平为泰党， 而且在政治立场偏左的民调中， 甚至大幅反超为

泰党。

表 １　 泰国众议院 “保革冲突” 议席分布情况

年份
第一大党

政党 阵营 议席数 占比

第二大党

政党 阵营 议席数 占比

２００５ 年 泰爱泰党 革新中左 ３７７ ７５. ４％ 民主党 保守中右 ９６ １９. ２％

２００７ 年 人民力量党 革新中左 ２３３ ４８. ５％ 民主党 保守中右 １６５ ３４. ４％

２０１１ 年 为泰党 革新中左 ２６５ ５３. ０％ 民主党 保守中右 １５９ ３１. ８％

２０１９ 年 为泰党 革新中左 １３６ ２７. ２％ 民力党 保守中右 １１６ ２３. ２％

２０２３ 年 远进党 革新极左 １５１ ３０. ２％ 为泰党 革新中左 １４１ ２８. ２％

　 　 资料来源： 泰国选举委员会选举统计数据，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ｔ. ｇｏ. ｔｈ ／ ｅｃｔ＿ ｔｈ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从大选结果来看， 远进党赢得了众议院全部 ５００ 席中的 １５１ 席， 跃升为国会

第一大党， 而为泰党仅获得 １４１ 席。 这不仅意味着为泰党在大选前高调宣扬的

“滑坡式” 胜选预期破灭， 而且标志着泰国 “保革冲突” 步入了新阶段， 极左翼

开始取代中左势力在过去 ２０ 年里长期占据的革新阵营主导地位。 伴随着极左翼

强势崛起的是保守阵营在 ２０２３ 年大选中的全面溃败。 中右势力的民力党与民主

党， 再加上极右翼的泰国人团结建国党 （以下简称 “泰团建党”）， 赢得众议院

１０１ 席， 占比仅为 ２０％ ， 使得保守阵营再次面临 ２００５ 年被全面压制的政治窘况

（见表 １）。
针对极左翼， 保守阵营尤其是极右翼呈现出强烈的应激性对抗情绪。 泰团建

党主席在演讲中公开宣称： “泰国是爱国者的土地，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君主制

是国家的支柱。 如果你不喜欢它， 你也无权改变它， 因为整个国家都想要它。”
“如果泰团建党成为下届政府的核心政党， 我们将对恨国党和那些想推翻君主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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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采取强硬措施。”① ２０２３ 年大选， 泰团建党首次参选即赢得 ４７６ 万张政党名

单制选票， 虽然仅为远进党票数的 １ ／ ３， 但却比同阵营的中右势力民力党票数高

出近 ８ 倍， 从而折射出保守阵营的政治极化倾向。

关于泰国政治极化成因分析， 泰国本土学者与美西方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

果。 其中包括： 从意识形态视角出发， 将 “黄衫军” 划归保守的王室民族主义

与中产阶级的道德民主运动， 而将 “红衫军” 划归农村民主运动， 并认为是意

识形态分歧引发了政治极化②； 从阶级 ／阶层视角出发， 将政治极化归咎于阶级 ／
阶层矛盾③； 从社会群体 ／网络视角出发， 将 “红黄冲突” 解释为多元化的身份、
利益与情绪分歧引发的政治 ／社会裂痕④， 等等。 不过， 相关研究较少从结构性

的体系层面解释泰国政治极化， 更多着眼于应然的价值评判， 而非实然的演进研

判， 使得既有研究对于极左翼崛起引发的新一轮政治极化缺乏解释力。 因此， 为

了更好理解和把握泰国政治极化加剧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将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

视角展开分析。
如图 １ 所示， 国家发展道路转型是指对象国政治主导力量在内外因素影响

下， 为应对 “跨越式” 发展引发的 “经济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文化

结构” 失衡现象， 主动或被动开展结构性调整， 以重塑国家运作体系动态稳定的

再平衡过程。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 “跨越式” 发展过程中， 难以避免结构性失衡

问题， 但通常情况下都是从单一结构性失衡开始， 很少直接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

的并发问题， 从而为对象国政治主导力量以国家运作系统中依然稳定的结构为支

·５·

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下的泰国政治极化及其成因

①

②

③

④

“ＵＴＮ Ｌｅａｄｅｒ Ｖｏｗｓ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Ｏｕｔ ‘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ｔｅｒｓ’”，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Ｐｏ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８，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ｇｋｏｋ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２５４５７１９ ／ ｕｔｎ － ｌｅａｄｅｒ － ｖｏｗｓ － ｔｏ － ｄｒｉｖｅ － ｏｕｔ － ｎａｔｉｏｎ － ｈａｔｅｒｓ

Ｓｅｅ Ｃｈａｉｒａｔ Ｃｈａｒｏｅｎｓｉｎ⁃ｏ⁃ｌａｒｎ， “Ａ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 Ｍ． Ｍｏｎｔｅ⁃
ｓａｎｏ， Ｐａｖｉｎ Ｃｈａｃｈａｖａｌｐｏｎｇｐｕｎ ＆ Ａｅｋａｐｏｌ Ｃｈｏｎｇｖｉｌａｉｖａｎ ｅｄｓ． ，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Ｍａｙ ２０１０：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２， ｐｐ. ８７ － ９６；

（《重新审视泰国政治格局》），

， ２５５６．
Ｓｅｅ Ｇｉｌｅｓ Ｕｎｇｐａｋｏｒｎ，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ｕｒｅｄ Ｔ⁃ｓｈｉ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０９， ｐｐ. ７６ － １００．
Ｓｅｅ Ｎａｒｕｅｍｏｎ Ｔｈａｂｃｈｕｍｐ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ｈｉｒ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Ｓｈｉ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１６， ｐｐ. ９３ － １１３；

ｅｄ． ， （ 《变红： 清迈红衫军的起源与发展》），

， ２５５６； Ｎｉｃｋ Ｎｏｓｔｉｔｚ， “ Ｔｈｅ Ｒｅｄ Ｓｈｉ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
ｃｏｕｐ Ｐｒｏｔｅｓｔｏｒ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ｖｉｎ Ｃｈａｃｈａｖａｌｐｏｎｇｐｕｎ ｅｄ． ， “Ｇｏｏｄ Ｃｏｕｐ” Ｇｏｎｅ Ｂａｄ：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ａｋｓｉｎ'ｓ Ｄｏｗｎｆａｌｌ，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７０ －
１９８；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ｏｒｙ ＆ Ｊｉｒａｗａｔ Ｓａｅｎｇｔｈｏｎｇ， “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２０， ｐｐ. １２７ － １４８．



撑， 针对失衡结构进行调整留下了缓冲时间和回旋空间。 不过， 如果对象国政治

主导力量应对失措， 就有可能在单一结构性失衡基础上， 进一步引发双重甚至多

重失衡， 并使得结构性调整失去稳定支点而陷入 “漂移” 困境。

图 １　 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动态再平衡过程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末的 １００ 多年里， 泰国曾先后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国家发

展道路转型， 并促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 由此跻身中等收入国家， 还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成为 “亚洲四小虎” 之一。 不过， 冷战后泰国的第四次国家发展

道路转型， 却迄今都未能取得预期成效， 反而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城市中产阶级

推动的 “全面自由化” 转型尝试， 以及在 ２１ 世纪初由他信派系推动的 “他信道

路” 转型尝试中接连受挫， 并付出了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近 １０ 年政治社会

分裂的沉痛代价①。 ２０１４ 年巴育政变后， 保守阵营开始推动新一轮转型尝试， 但

从 ２０２３ 年大选后政治极化的加剧来看， 各方在国家发展道路转型问题上依然存

在分歧， 有可能引发新一轮政治动荡。
泰国当前面临的 “政治极化” 问题， 很大程度上是在第四次国家发展道路

转型过程中错失了前两轮结构性调整契机， 而陷入 “经济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

构—社会文化结构” 的多重失衡困境， 引发各派力量在全面重塑国家运作体系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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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的矛盾持续激化①。 具体来看， 泰国政治极化的结构性成因主要表现在经

济、 政治与社会文化等方面， 下文将逐一分析。

二　 经济利益结构动因： 代际更替引发的改革诉求

从 ２０１９ 年大选开始， 泰国政治的代际分歧就表现得相当明显。 极左翼力量

强势崛起，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生代的拥护与支持。 事实上， 从基本盘来看，
２０１９ 年大选中保守阵营的民力党与民主党、 中间阵营的泰自豪党、 中左势力的

为泰党等头部政党所得选票合计约 ２４５０ 万张， 而在 ２０２３ 年大选中上述政党再加

上保守阵营新组建的泰团建党所得小选区制选票合计约 ２４００ 万张 （见表 ２）。 如

果将过去 ４ 年由于年龄或健康原因自然退出 “选票池” 的保守选票计入考量， 那

么总体而言， 非极左翼的基本盘变化不大， 尽管彼此间有分化重组， 但流向极左

翼的选票相对有限。 这就意味着， 极左翼在两次大选中所获支持票的爆发式增长，
除了小部分来自 “存量选票”， 大部分源于过去 １０ 年的新生代 “增量选票”。

表 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泰国大选票数分布情况

单位： 张

阵营 政党
２０１９ 年大选 ２０２３ 年大选

单一投票 占比 小选区制 占比 名单制 占比

保守极右 泰团建党 — — ３６０． ７ 万 ９． ４８％ ４７６． ６ 万 １２． ５５％

保守中右 民力党 ８４３． ３ 万 ２３． ３４％ ４１８． ６ 万 １１． ００％ ５３． ７ 万 １． ４２％

保守中右 民主党 ３９４． ７ 万 １０． ９２％ ２２７． ８ 万 ５． ９９％ ９２． ５ 万 ２． ４４％

中间阵营 泰自豪党 ３７３． ２ 万 １０． ３３％ ５１３． ３ 万 １３． ４９％ １１３． ８ 万 ３． ００％

革新中左 为泰党 ７９２． １ 万 ２１． ９２％ ９３４． ０ 万 ２４． ５４％ １０９６． ２ 万 ２８． ８６％

革新极左 新未来党 ６２６． ６ 万 １７． ３４％ — — — —

革新极左 远进党 — — ９６６． ５ 万 ２５． ４０％ １４４３． ８ 万 ３８． ０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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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阵营 政党
２０１９ 年大选 ２０２３ 年大选

单一投票 占比 小选区制 占比 名单制 占比

有效投票 ３６１３． ８ 万 ３８０５． ７ 万 ３７９８． ７ 万

总计投票 ３８２６． ８ 万 ３９５１． ４ 万 ３９４９． ７ 万

投票率 ７４． ６９％ ７５． ６４％ ７５． ６１％

　 　 资料来源： 泰国选举委员会选举统计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ｔ. ｇｏ. ｔｈ ／ ｅｃｔ＿ ｔｈ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从表 ３ 可见， ２０１２ 年泰国人口统计中 １０ － １９ 岁年龄段的人口约为 ９００ 万。
其中大部分人口在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由于年龄原因尚未取得投票权， 而在 ２０１４ 年政

变后， 则由于政治原因一直无法行使投票权， 直到 ２０１９ 年军方 “还政于民” 举

行大选， 才成为新生代 “首投族”。 从民调来看， 当时大部分新生代 “首投族”
都选择了极左翼的新未来党， 从而使其成为政治 “黑马”， 首次参选就赢得了

６２６ 万张选票， 跃居国会第三大党。 而在过去 ４ 年间， 参照 ２０１２ 年泰国人口统计

中 ５ － ９ 岁年龄段人口近 ４００ 万的数据估算， ２０２３ 年新增加的 “首投族” 约为

３２０ 万。 从民调来看， 这部分选民大多选择极左翼远进党， 从而使其基本盘在前

身新未来党的基础上猛增过半， 力压革新阵营的 “带头大哥” 为泰党， 问鼎国

会第一大党①。

表 ３　 泰国新生代人口增长情况

单位： 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０ － ４ 岁 ３，８１５，７３０ ３，７３５，８３７ ３，５６５，０２０ ３，３１４，１００ ３，０７１，４６９ ２，９００，５６０

５ － ９ 岁 ３，９８３，５６７ ３，９３９，８５１ ３，８８５，０４３ ３，８５２，４２８ ３，７４３，９５４ ３，７２５，６９１

１０ － １４ 岁 ４，１６０，３２２ ４，０２３，６１１ ３，９８３，２６８ ３，９８６，８６９ ３，９０６，３７８ ３，９８０，１１３

１５ － １９ 岁 ４，８４６，７６２ ４，６６９，６２７ ４，３３２，５１１ ４，０５０，４１３ ３，９８７，５２８ ４，０３７，２５１

２０ － ２４ 岁 ４，６７５，０３８ ４，７５７，２３５ ４，８０８，０３３ ４，７４７，６６９ ４，４９８，１６２ ４，２０８，１６６

总人口 ６４，４５６，６９５ ６５，１２４，７１６ ６５，９３１，５５０ ６６，４１３，９７９ ６６，１８６，７２７ ６６，０９０，４７５

　 　 资料来源： 参见泰国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ｂｂｉ. ｎｓｏ. ｇｏ. ｔｈ，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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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国政党政治发展来看， 极左翼崛起前各政党基本盘通常是以地域为依托

的垂直模式。 ２１ 世纪初崛起的他信派系， 虽然在传统掮客政党模式上搭建了

“新兴资本集团—农民群体” 政治联盟， 有效拓展了政党的跨地域影响力①， 但

其基本盘依然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主要在北部和东北农村地区， 并且难以染

指民主党在南部地区的基本盘。 与此相对， 极左翼新未来党 ／远进党以代际为依

托的水平模式基本盘， 使其有可能跨越泰国政党的地域壁垒， 形成全国性的政治

攻势。 ２０２３ 年大选中， 远进党在为泰党 ／他信派系的传统 “票仓” 清迈府赢得多

个议席， 从而冲击了泰北政治生态。 极左翼在政党基本盘上立足新生代的创新变

革， 与 ２０ 年前他信派系依托农民群体达成政治崛起，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胜

在敏锐把握了泰国经济利益结构的关键痛点。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泰国社会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尤其是 ２０ 世纪中后

期 “跨越式” 发展引发的结构性失衡， 使得 “城乡分化、 地区分化、 贫富分化”
成为国内复苏的重要障碍。 对此， 作为新兴资本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信派系提

出了 “他信经济道路”： 一方面， 对外开放， 搭乘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经济的 “顺
风车”， 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牵引； 另一方面， 对内改革， 借助民粹主义 “草根

政策”， 为农民群体提供生活生产补助， 释放农村经济活力， 并以加杠杆方式推

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②。 他信派系有效回应了在政治权力结构中被长期边缘化的

农民群体诉求， 从而为 “新兴资本集团—农民群体” 政治联盟的构建奠定了坚

实基础， 并从根本上保证了自 ２００１ 年首次参选以来他信派系 “逢选必赢” 的国

会第一大党地位。
尽管在 ２１ 世纪前 ２０ 年 “挺他信 ／红衫军” 与 “反他信 ／黄衫军” 的 “红黄

对峙” 期间， 保革双方轮流上台执政， 但即使在保守阵营掌权期间， 也以各自的

表述方式保留了他信派系的 “对外开放， 对内改革” 核心理念。 无论 ２００８ 年

“司法政变” 上台的民主党阿披实政府， 还是 ２０１４ 年 “军事政变” 夺权的巴育

军政府， 都在内政外交上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延续性。 这使得泰国在过去 ２０ 年里，
不仅人均 ＧＤＰ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８９０ 美元稳步增至 ２０１９ 年疫情前的 ７６３０ 美元③， 而

且有效改善了 “三大分化” 的结构性问题。 从城乡分化来看， 以 ２００１ 年他信胜

选上台为转折点， 泰国城市化率摆脱了长期停滞， 再次呈现增长态势———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３. ７３％稳步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９. ５４％ ， 有效改善了原本紧张的城乡关系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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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周方冶： 《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动力、 路径与困境》，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李峰： 《他信经济学及其对后他信时代泰国经济政策的影响》，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图 ２）。 从地区分化来看， 随着泰国中央政府持续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力

度， 尤其得益于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和诸如 “一乡一品” （ＯＴＯＰ） 政策的引导，
曾经在 “跨越式” 发展过程中被长期边缘化的北部和东北地区， 开始发力追赶

全国的步伐。 如图 ３ 所示， 虽然首都大曼谷区在户均月收入方面依然遥遥领先，
但其与第二梯队中部 ／南部地区， 以及第三梯队北部 ／东北地区的差距正逐步减

少。 ２００４ 年， 大曼谷区户均月收入为 ２. ８ 万泰铢， 相当于第二梯队的两倍， 以及

第三梯队的近三倍。 到 ２０２１ 年， 大曼谷区户均月收入增至 ３. ９ 万泰铢， 提升近

３０％ ； 而第二梯队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增至 ２. ８１ 万泰铢和 ２. ６６ 万泰铢， 分别

提升 ７２％和 ８４％ ； 至于第三梯队的北部和东北地区则分别增至 ２. １ 万和 ２. １５ 万

泰铢， 其增幅更分别高达 ９２％ 和 １１５％ （见图 ３）。 从贫富分化来看， 泰国消费

支出的基尼系数已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４３ 稳步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３５①。 更重要的是， 泰

国贫困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全国贫困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８. ４８％ 下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４. ７９％ （见图 ２）， 从而切实提升了国民生活水平。

图 ２　 泰国城市化率与贫困率情况

　 　 资料来源： 参见泰国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ｂｂｉ. ｎｓｏ. ｇｏ. ｔｈ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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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泰国各地区户均月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 参见泰国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ｂｂｉ. ｎｓｏ. ｇｏ. ｔｈ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不过， 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生的新生代， 对于泰国社会经济发展， 却有着与长

辈颇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感知。 如图 ４ 所示， 泰国社会经济在遭受亚洲

金融危机沉重冲击后， 曾一度落入谷底， 但随即就搭乘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经济

“顺风车” 开始复苏与新一轮增长。 因此， 对新生代而言， 在其相对有限的成长

记忆中留存的除了 “保革冲突” 的政治社会撕裂， 就是经济持续向好的乐观态

势。 但是， 近年来泰国经济增长步伐放缓， 再次面临发展瓶颈， 使得新生代曾视

为理所当然的稳步增长与持续改善前景变得不再确定， 甚至可能不复存在， 从而

引发强烈的焦虑与不满。
客观来看， 当前泰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既有三年疫情的 “黑天鹅” 冲击，

更有结构性的 “灰犀牛” 难题。 一方面， 随着美西方逆全球化与中美经济 “脱
钩” 等外部风险持续上升， 依托海外市场的出口牵引力持续下降， 难以再为泰国

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支撑 （见图 ４）； 另一方面， 过去 ２０ 年的城市化进程， 使泰

国中央政府与家庭负债都显著上升， 很难再通过单方面的加杠杆方式为经济增长

提供内生动力 （见图 ５）。 对于 “他信经济道路” 改革红利消失、 依托既有经济

发展模式难以克服 “中等收入陷阱” 的客观现实， 无论保守阵营还是中左势力

都有清晰认知， 并通过 《国家 ２０ 年发展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３７ 年）》 拟定了新

的发展路径， 试图借助 “工业 ４. ０” 契机再次实现 “跨越式” 发展。 不过， 姑且

不论长期享有既得利益的保守阵营， 即使是过去 ２０ 年享受了全球化尤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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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红利的中左势力， 也无意推动泰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改革， 而是倾向于

“增量改良”， 以尽可能规避不确定性风险。

图 ４　 泰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出口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图 ５　 泰国中央政府与家庭负债情况

　 　 资料来源：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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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保守阵营与中左势力的审慎策略有其合理性， 但在

新生代看来， 却是执政者以 “不作为” 方式将经济衰退风险进行代际转嫁， 试

图迫使新生代承担不利后果①。 从图 ６ 可见， 过去 １０ 年间， 新生代就业压力持续

上升， 而在国内经济活动中， 新生代的劳动参与率则持续下降， 从而很大程度上

形成了代际收益的持续分化。

图 ６　 泰国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作为泰国新生代的政治代言人， 极左翼虽然尚未完全形成体系化的国家发展

道路构想， 更多还是碎片化的变革诉求， 但从远进党在 ２０２３ 年大选前推出的 ３００
多项政策②不难发现， 新生代对经济利益结构的变革期许， 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

方面：
其一是发展红利均等化， 即要求通过国家二次分配， 建立 “从摇篮到坟墓”

的国家福利保障体系， 包括但不限于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 子女补助、 失业补

助、 养老补助、 丧葬补助、 廉价交通、 廉价水电、 廉租房、 国家分配田地等， 从

而使包括新生代在内的所有群体都能均等享受泰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红利。
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泰国新生代对社会经济持续衰退的悲观预期， 尤其是

对 “工业 ４. ０” 转型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 试图获取更多的抗风险能力。 值得注

意的是， 虽然 ２１ 世纪初的 “他信经济道路” 也强调社会保障， 并率先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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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Ｃｈｙａｔａｔ Ｓｕｐａｃｈａｌａｓａｉ， “Ｔｈａｉ Ｙｏｕｔｈ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ａｐ⁃
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 Ｖｏｌ. ５３，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２３， ｐｐ. ７１２ － ７２３．

参见远进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６６. ｍ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３０ 泰铢治百病” 等民粹主义惠民政策， 但作为新兴资本集团代言人， 他信派系

更重视的是 “发展机会” 的初始性平等， 因此主要是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红利

“增量” 部分的红利分配， 旨在激发社会活力； 而当前泰国新生代所要求的则是

“发展红利” 的结果性均等， 故而极左翼将目标锁定为社会经济发展红利 “存
量” 部分的重新分配， 并将矛头指向包括保守阵营 “铁三角” 在内的既得利益

群体。 根据泰国发展研究所在大选前发布的评估报告， 远进党为兑现其竞选政

策， 将至少需要新增高达 １. ３ 万亿泰铢的预算①。 相较于泰国政府 ２０２４ 财年 ３. ３５
万亿泰铢的预算规模②， 极左翼的政策目标明显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 从而引起

泰国发展研究所的质疑与担忧， 认为在疫情后经济社会复苏乏力情况下， 有可能

引发严重的中央政府债务危机 （参见图 ５）。 对此， 远进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以新的方式完善税收体制， 使财政收入每年增加 ６５００ 亿泰铢”， 其主要税负承

担者为曼谷政商集团与城市中产阶级， 并表示将通过一系列的军队改革举措， 包

括裁减军队、 压缩军费、 裁撤将官、 清理军用土地、 接管军队商业资产等为国家

财政节省至少 “每年 ５００ 亿泰铢”③。 同时， 虽然远进党在大选期间规避了极为

敏感的王室改革议题， 但对极左翼尤其是激进学生团体而言， 王室财产与王室预

算始终是其重点关注对象④。
其二是发展决策去中心化， 即要求通过权力下放， 使地方上对发展方向与模

式拥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 从而有可能通过灵活资源配置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
不再受制于中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其中， 最核心的就是推动府尹从任命改为民

选， 以及更大比例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
在 ２０ 世纪以前的泰国封建王朝时期， 地方贵族势力拥有高度自治权， 但随

着 １９ 世纪末朱拉隆功改革废除 “分封制” 并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中央政

府开始全面接管地方权力， 并引发了长期性的 “央地矛盾”， 尤其在 “跨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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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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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

” （ 《对政策财务成本和资金来源的观察： 根据政党向泰国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的评估分
析》），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３０ ２０２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ｄｒｉ. ｏｒ. ｔｈ ／ ２０２３ ／ ０４ ／ ｐｏｌｉｃｙ － ｃｏｓ⁃
ｔｉｎ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Ｂ３. ３５ｔ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 ２０２４ Ｆｉｓｃａｌ”，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Ｐｏｓｔ， Ｊａｎ． １０，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ｇｋｏｋ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４７９３５２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 ｃａｂｉｎｅｔ －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 １００ｂｎ － ｂｕｄｇｅｔ － ｆｏｒ － ２０２４ － ｆｉｓｃａｌ － ｙｅａｒ

“

” （ 《对政策财务成本和资金来源的观察： 根据政党向泰国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的评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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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更是与 “城乡分化、 地区分化、 贫富分化” 叠加共振， 从而增加了国

家权力体系的结构性张力①。 冷战后， 泰国社会对 “权力下放” 的政治诉求与日

俱增， 并于 １９９７ 年促成 “权力下放” 正式写入宪法。 随后， 泰国不仅颁布了以

《１９９９ 年权力下放规划与进程法》 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 而且专门成立了

“国家权力下放委员会” （ＮＤＣ） 专门负责规划和指导相关工作。 虽然在过去 ２０

多年里， 泰国在地方自治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 逐步完善了地方自治体制， 但总

体上不及社会普遍预期②， 不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未达标， 而且在地方行政

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府尹 （省级最高行政长官） 依然是内政部直接任命， 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地方自治权的有效落实。 ２０１４ 年巴育政变上台后， 更是放缓了

权力下放进程， 从而引起泰国社会尤其是新生代的普遍不满。

其三是发展目标多元化， 要求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与市场垄断， 激发中小企业

发展活力， 保障弱势群体发展权， 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 修复生态环境等， 从而

形成更公平、 更包容、 更富有弹性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在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 “跨越式” 发展阶段， 泰国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单纯追求

经济高增长的发展目标， 从而引发诸多结构性矛盾。 为此， 泰国前国王拉玛九世

提出了 “充足经济” 理念， 强调发展目标多元化， 尤其是 “以人为本”③。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泰国社会开始反思发展目标异化问题， 并将 “充足经济”

理念写入了 “五年计划” 和宪法， 试图探求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 巴

育政府进一步提出了 “生物—循环—绿色经济” （ＢＣＧ） 模式并在 ２０２２ 年的曼谷

峰会上被正式采纳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的一部分④。 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水平评估来看， 泰国在过去 ２０ 年里进步明显。 其百分制指标得分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６. ８７ 分稳步上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７４. ７４ 分， 在全球 １６６ 个国家中位居第 ４３ 位， 不

仅在亚洲仅次于日韩， 排名第三， 而且在东南亚国家高居榜首⑤。 但在极左翼新

生代看来， 由于保守阵营既无意也无力瓦解 “铁三角” 尤其是曼谷政商集团的

·５１·

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视角下的泰国政治极化及其成因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ｕｐａｓａｗａｄ Ｃｈａｒｄｃｈａｗａｒ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Ｊａｐａ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ＥＴＲＯ）， Ｖ. Ｒ. Ｆ．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４５９， ２０１０， ｐｐ. ９ － １１．

Ｄａｎｎｙ 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Ｍａｈａｋａｎｊａｎａ，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
ｏｍ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７２ －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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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垄断地位， 因此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无序扩张引发的发展目标异化问题， 所

谓 ＢＣＧ 模式也不过是曼谷政商财阀以 “可持续发展” 为名进一步巩固市场垄断

地位的政策工具， 其本质上与发展目标多元化的初衷背道而驰①。 于是， 相较于

保守阵营和中左势力各政党都会提及的各类 “以人为本” 与可持续发展的竞选

政策， 极左翼远进党更为强调从体制机制层面彻底瓦解曼谷政商集团的市场垄断

地位， 诸如放开酒类专营权、 放开影视业准入许可、 放开可再生能源电力销售、
放开金融执业牌照、 严格落实 《贸易竞争法》 等， 从而在大选前明确回应了新

生代对根本解决发展目标异化问题的政治诉求。

三　 政治权力结构动因： 政治动员与组织模式创新

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 “政治极化”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极左翼新生代作为政

治权力集团的形成与崛起， 进而对原先占据核心圈层政治主导地位的保守阵营

“铁三角” 产生挤出效应， 引发极左翼与保守阵营尤其是极右翼的政治冲突与对

抗 （见图 ７）②。 虽然尚未完全定型， 但与泰国既有的其他政治权力集团相比， 极

左翼新生代在社会根基、 动员方式、 组织形态等方面都已呈现出显著差异， 并对

原有政治生态产生冲击。
对于政治权力集团而言， 拥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诉求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

件， 但能否成型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动员与组织能力是否达标。 从泰国原

有政治权力集团来看， 王室—保皇派、 曼谷政商集团、 地方豪强集团等主要依托

传统 “庇护制” 关系， 而军人集团则主要依托成建制的军队指挥体制。 与此相

对， 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 但直到 ９０ 年代移动通讯开始普及， 才依托 “手机网络” 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拥有了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话语权。 反观农民群体， 则是长期缺乏政

治动员与组织能力， 从而被排斥在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之外， 直到新兴资本集团崛

起， 才在后者的资金与互联网技术加持下， 依托他信派系的 “红衫军” 网络拥

有了政治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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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泰国 “政治极化” 权力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泰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代际收益的严重分化， 但都未曾产生代际层面的政

治权力集团， 而是在政治动员成本与组织手段的约束下， 最终趋向于地区或行业

分化， 收敛为边界清晰的政治行为体。 例如， ２０ 世纪初的代际分歧所催生的主

要是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 并促成了 １９３２ 年的民主革命与君主立宪政体； 而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代际分歧所催生的则主要是曼谷城市中产阶级， 并促成了 １９９２ 年

的民主运动与 １９９７ 年 “民主里程碑” 宪法颁行。 当前， 泰国极左翼新生代政治

权力集团的初步成型， 很重要的就在于随着信息通讯技术进步， 新生代通过对社

交媒体的灵活运用， 有效突破了既有政治权力集团的局限性， 创新了更契合信息

化时代的政治动员与组织模式。
（一） 从政治动员来看， 极左翼新生代拥有社交媒体的竞争优势

２１ 世纪以来， 泰国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 泰国互

联网渗透率仅为 ０. ３６％ ， 而手机用户数则是每百人 ３. ６ 部， 主要局限于曼谷中产

阶级。 ２００６ 年政变时， 这两项指标分别升至 １７. １％ 与 ６０. ５ 部； 到 ２０１４ 年政变

时， 翻了一番至 ３４. ９％ 与 １３８. ８ 部； 到 ２０２１ 年， 更进一步升至 ８５. ３％ 与 １６８. ８
部 （见图 ８）， 均高于东南亚国家平均水平①。 随着当地民众能以更快速率和更低

价格获得上网服务， 曾经占据社会信息沟通与交流主导地位的传统方式逐步让位

于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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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图 ８　 泰国信息化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据统计， 当前泰国民众日均上网时长超过 ８ 小时， 远超传统纸质媒体的 ２. ５
小时， 电视媒体的 ３. ５ 小时， 以及广播媒体的 ０. ８ 小时①。 相较于成年后才接触

互联网的中老年人群， 泰国新生代是伴随着信息化建设成长起来的 “虚拟空间原

住民”， 从而对互联网生活更熟悉， 也更为依赖。 以泰国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体

“脸书” 为例， 其用户数量高达 ５５６０ 万， 占泰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７９. ３％ ， 而在

各年龄段的用户组中， １８ － ２４ 岁用户占比 ２０. ５％ ， ２５ － ３４ 岁用户占比 ３０. ７％ ，
显著高于 ３５ 岁以上用户组②。 这就使得极左翼新生代更容易通过社交媒体开展政

治动员， 并相对于既有政治权力集团形成了相当显著的竞争优势。
１． 社交媒体传递信息成本低， 有助于摆脱政治资金瓶颈

对政治权力集团而言， 政治动员的首要工作就是将 “动议信息” 尽可能及

时准确详实地传递给本集团成员， 而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凝聚共识和协调行

动。 泰国既有政治权力集团的 “动议信息” 通常经由线下途径传递， 不仅初始

成本较高， 而且在信息传递衰减的影响下， 还面临边际成本递增问题， 因此在政

治动员过程中， 普遍面临 “扩大规模” 与 “资金短缺” 相冲突的发展瓶颈。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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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 即使是前电信业大亨他信及其派系主导的 “红衫军” 网络， 由于受到当

时泰国信息化建设水平限制， 也主要采取 “线下为主， 线上为辅” 的政治动员

方式，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大量使用传统广播媒体， 因此成本并不低， 必须依托新

兴资本集团持续性的政治献金， 方能形成对农民群体的有效政治动员①。

与此相对， 极左翼新生代依托高速发展的信息化建设浪潮， 依托社交媒体平

台展开线上政治动员， 其性价比极高， 尤其是近乎无成本的网络信息复制过程，

使得多数情况下仅需要少量美工和文案工作的一次性投入， 即可达到传统媒体大

规模重复性投入的信息传递效果。 同时， 得益于互联网 “用户生成内容” 机制，

“动议信息” 很容易在一次传播的基础上， 引发二次传播的指数性扩散效果， 进

而实现信息传递边际成本递减。 这就使得极左翼新生代有可能以有限资金开展大

规模、 高频次的政治动员， 从而摆脱了政治资金对传统政治权力集团的瓶颈约

束。 数据显示， 泰国大选期间， 在 “脸书” 上使用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３” 标签的最受欢

迎帖子中有 ５６％与远进党有关， 并获得了 １０００ 多万次互动 （例如点赞和分享），

其中超过 ８０％的互动引发了积极情绪， 是排名第二的为泰党互动次数的 ６ 倍多。

而在 ＴｉｋＴｏｋ 上远进党更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与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２３” 相关的热门账户、

话题标签和关键词大多数都与远进党有关。 远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的 ＴｉｋＴｏｋ 官

方账户获得 １４７０ 万个赞， 而其主题标签获得了超过 １００ 亿次浏览， 是排名第二

的为泰党及其领袖相关内容浏览量的 ２０ 倍②。

２． 社交媒体联络成员覆盖面广， 有助于克服地理空间限制

泰国虽非大国， 但国土面积也超过了 ５０ 万平方公里， 因此对传统政治权力

集团而言， 要在现实空间搭建线下成员网络的难度相当大， 通常都局限于首都曼

谷地区， 而在外府地区则以遴选代表方式间接沟通， 甚至有意无意地进行选择性

忽视。 不过， 随着泰国信息化建设覆盖全境， 依托社交媒体的 “虚拟空间” 搭

建线上成员网络开始成为现实。 通过社交媒体的手机 ＡＰＰ 软件， 无论个体身处

何地， 都能同步获取政治动员的相关信息推送， 从而与极左翼新生代群体保持紧

密联系。

在 ２０１９ 年大选中， 新未来党借助社交媒体成为 “黑马”， 首次参选就成功跃

居第三大党。 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街头政治运动中， 极左翼新生代更是将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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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２８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ｍｏｖｅｓ － ｆｏｒｗａｒｄ － ｉｎ － ｓｏｃｉａｌ － ｍｅｄｉａ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全覆盖的政治动员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致使 “反巴育、 反政府、 反王室” 运

动在全国遍地开花，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政治运动主要在首都曼谷地区开展

的地理空间局限性。 在 ２０２３ 年大选中， 极左翼新生代再次发挥社交媒体的政治

动员能力拉票， 并在压倒性的线上曝光率支持下， 将远进党推上了国会第一大党

宝座。 根据谷歌统计的大选前泰国各政党互联网检索数据， 从 ５ 月 ４ 日至 １４ 日

大选当日， 远进党的互联网曝光率高达 ５６％ ， 远高于排名第二的为泰党

（１５％ ）， 以及泰团建党 （９％ ）、 泰自豪党 （７％ ）、 民力党 （４％ ） 等①。 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远进党支持率会在大选拉票最后阶段爆发式上扬甚至反超为泰

党的技术性原因。
３． 社交媒体互动交流效率高， 有助于在政治博弈中抢占先机

对于政治权力集团而言， 政治动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指令传达， 而是成员

间互动交流以达成合作共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致行动的磋商过程。 事实上， 即

使是泰国组织最严密、 执行力最强的军人集团， 如果缺乏必要的合作共识， 也很

难在政治博弈中有效保持一致行动。 例如， １９７３ 年 “１０·１４” 民主运动之所以

成功， 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军人集团新旧势力更替引发的派系内讧②。 因此， 政

治动员过程中的反复磋商， 始终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传统磋商通常以线下方式开展， 虽然有利于以 “面对面” 交流方式增进政

治互信， 避免不必要的错判与误解， 但受制于时间、 地点、 人数等， 其效率相对

较低， 难以及时有效地推动政治动员进程并取得预期结果。 这也是传统政治权力

集团通常都以地区或行业作为边界的重要原因， 就是为了尽可能提高线下磋商效

率， 以抢占政治博弈先机。 随着极左翼新生代依托社交媒体引入线上磋商方式，
传统线下磋商的效率困境日益明显。 通过 “虚拟空间” 进行磋商， 不仅从根本

上摆脱了现实空间的时间、 地点、 人数等限制条件， 而且有助于从结构上优化磋

商流程， 使原本 “信息传递—意见反馈—磋商决策—信息传递” 的继发式流程，
转变为各环节并发式流程， 从而极大压缩了政治动员所需的时间③。

（二） 从政治组织来看， 极左翼新生代呈现 “去中心化”
作为依托社交媒体形成的政治权力集团， 极左翼新生代在组织结构上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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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不统属的多元化意见领袖作为节点构成分布式网络， 因此总体上呈现 “去中心

化” 的结构特征， 并显著区别于传统政治权力集团。 具体来看， 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１． 从顶层架构来看， 极左翼新生代更倾向扁平化， 而非科层化

泰国传统政治权力集团普遍面临内部资源 “错位分布” 问题， 即社会 ／经济

资源拥有者与政治行动执行者并不一致， 因此需要内部机制承担资源 “向上收

集—集中转化—向下分配” 的调配职能， 从而在资源转移过程中很容易形成等级

明确且持续自我强化的科层制架构。 不过， 在极左翼新生代运用社交媒体开展政

治活动的过程中， 以 “流量” 为核心的信息资源拥有者与政治行动执行者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 并不需要科层制的顶层设计进行资源调配， 包括 “在线捐赠”
在内的流量红利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向最具政治执行力的分布式网络节点， 从而使

政治意见领袖间更多体现为对等的竞合关系， 而不是有约束力的统属关系。
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为极左翼新生代提供了高度的灵活性， 使其在街头运动中

聚散自如，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保守阵营 “斩首行动” 的政治威胁。 不过， 缺乏

约束力的扁平化组织架构， 也使得极左翼新生代在线下政党政治活动中面临纪律

性严重不足的问题。 ２０２０ 年新未来党被强制解散后， 除去被禁止从政的党执委

外， 剩余 ６５ 名议员仅有 ５６ 名加入 “备胎” 远进党， 其余 ９ 名跳槽泰自豪党， 占

比高达 １４％ ①。
２． 从目标选择来看， 极左翼新生代更包容异质化， 而非同质化

泰国传统政治权力集团通常倾向于在内部建构同质化的主体话语表述， 以强

化 “自我认同” 的群体共识。 这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凝聚力， 强化 “我者” 与

“他者” 区隔， 降低政治动员的成本与难度； 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执行力， 避免

多元诉求影响既定核心政治目标的优先度， 尤其在必要时便于做出取舍。 不过，
对依托社交媒体开展政治动员的极左翼新生代而言， 追求同质化既无必要也不可

能。 在社交媒体的分布式网络下， 极左翼新生代的政治认同本质上是建立在 “反
传统” 纲领性话语框架的多元化政治目标聚合基础上的， 并且在算法推送机制以

及 “信息茧房” 的影响下， 任一目标都有大量 “粉丝” 支持者。 这就使得极左

翼新生代提升影响力的最合理选择是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异质化共同体， 而不是承

受分裂风险， 对多元化政治目标进行优先度排序。
高度包容的异质化目标使得极左翼新生代能跨越阶层、 行业、 性别等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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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同群体聚合成为政治共同体， 从而在短期内就拥有了压倒性的选举优势。 不

过， 难以排序的多元化政治目标， 也使得极左翼新生代无法在限制性条件下进行

理性取舍。 ２０２３ 年大选中远进党提出的 ３００ 多项不分先后的竞选政策， 以及显著

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新增项目预算， 折射的正是极左翼新生代脱离现实的理想化

政治短板。

３． 从代表推选来看， 极左翼新生代更崇尚民粹化， 而非精英化

泰国传统政治权力集团在推举代表参与政治博弈时， 通常都倾向于采取精英

主义做法， 尽可能遴选最具权威、 最有资历、 最为理性的政治人物， 以保证在

“权力—利益” 的博弈中能纵观全局， 做出最有利于本集团中长期发展的正确决

策， 并在必要时能顶住压力做出让步， 放弃中短期的预期甚至是既得利益①。 不

过， 由于政治精英通常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历练与培养， 尤其是要有 “老中青”

传帮带方能形成充裕且可持续的人才储备， 因此， 对于以代际分歧为社会根基的

极左翼新生代而言， 客观上面临政治精英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困境， 短期内很难

推行精英主义做法。 与此同时， 社交媒体 “流量为王” 的底层行为逻辑， 也使

得极左翼新生代从主观上不信任 “曲高和寡” 的精英主义， 更偏好能在短期内

获取大量 “粉丝” 的民粹主义做法。

２０２３ 年大选前， 远进党推出了 “网络投票” 方式推选众议员候选人， 使得

大量网红式的政治新人登场。 据统计， ２０１９ 年代表新未来党参选的全部 ３５０ 名候

选人中， 仅有 ５７ 名进入远进党的候选人名单； 而在 ２０１９ 年大选中当选的 ３１ 名

新未来党众议员中， 仅有 ８ 名众议员代表远进党在原选区再次参选②。 民粹主义

的代表推选方式， 一方面， 有效提升了远进党的民意支持率。 ２０２３ 年大选中，

远进党在社交媒体最活跃的首都曼谷选区取得压倒性胜利， 横扫全部 ３３ 个议席

中的 ３２ 个席位， 其中初次参选即当选者占比高达八成③。 但另一方面， 也对远进

党的政治决策形成显著约束， 使其难以承受社交媒体压力， 无法在政治博弈中审

时度势， 做出自主选择。 ２０２３ 年大选后， 远进党牵头组建 “革新联盟”， 但旋即

就迫于社交媒体压力， 单方面撕毁协议， 将国家发展克拉党逐出政治联盟。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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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冶： 《东南亚政治领袖 “个人权威” 现象研究———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视角》， 《南洋问题研
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参见远进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６６. ｍ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 ／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
（ 《选举委员会公布众议院小选区制议员选举结果》），

．



是后者的党主席功 （Ｋｏｒｎ Ｃｈａｔｉｋａｖａｎｉｊ） 曾在 “红黄对峙” 中为保守阵营站台，
难以得到远进党 “粉丝” 的认同。 对此， 远进党主席皮塔通过推特发文自责：
“我深刻反省。 我将永远牢记， 党大于个人， 人民 （粉丝） 大于党。”①

四　 社会文化结构动因：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衰落

作为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过程中最具惰性的关键变量， 社会文化结构的规制和

仪轨通常都会被政治主导力量作为 “减震器”， 以应对经济利益结构的变革诉求

以及政治权力结构的更替压力。 不过， 如果在社会文化结构基本稳定的 “改良”
阶段未能及时完成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并借助 “正反馈” 形成自我强化， 那么随

着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失衡的加剧， 社会文化结构难免在 “负反馈”
的持续作用下失衡， 甚至面临主体性重塑。

泰国当前社会文化结构的官方主流话语形成于 ２０ 世纪中后期的冷战时期，
其核心构件是以 “泰式民主” 概念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与传统道德标准。 冷

战结束后， 随着泰国开启第四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由盛

转衰， 尤其在 ２０１６ 年拉玛九世驾崩后失去了锚定 “泰式民主” 概念的社会基石，
从而引发社会文化结构失衡。

区别于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再平衡过程中较理性的 “权力—利益”
务实博弈， 社会文化结构再平衡具有显著的外溢性。 围绕主流话语的存续废立，
各方除了理性算计之外， 还存在强烈的感性冲动， 从而造成在前两者再平衡过程

中保持沉默的大量中间力量活性化， 并投身于 “非此即彼” 的观念冲突与对抗。
２０２３ 年大选中， 中间阵营与中右势力的政党名单制得票远远少于小选区制

基本盘得票， 而极右翼与极左翼则相反， 远进党政党名单制得票甚至要比小选区

基本盘得票高出近五成 （见表 ２）， 其中折射的就是泰国严峻的观念分歧， 以及

由此引发广大基层选民 “选边站” 的政治冲动。
泰国保守阵营 “铁三角” 近年来一直努力复兴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 而

极左翼新生代则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质疑与不满情绪， 并试图引入美西方价值观，
以替换既有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构件， 从而避免在 “权力—利益” 的博弈过程

中重蹈他信派系覆辙， 成为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下的政变牺牲品。 具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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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通过 “王室改革” 运动， 否定国王权威的社会中心地位

从泰国近现代发展史来看， 国王的社会地位几经起伏。 从 １９ 世纪末朱拉隆

功改革建立君主专制政体， 到 ２０ 世纪初拉玛六世引入 “立国三原则” 即 “国

王、 宗教、 国家” 观念， 传统王权神圣性与民族主义思潮有机结合， 使得国王的

地位达到巅峰①。 １９３２ 年民主革命后， 国王权威曾在相当长时期内被持续弱化和

取代， 社会地位也跌落谷底， 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军人领袖沙立政变夺权， 并在

中南半岛冷战意识形态斗争推动下创设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 国王权威才得

以复兴， 并稳步重返泰国社会中心地位②。

时至今日，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发展，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已融入泰国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话语表述， 则是明确写入宪法的 “以

国王为元首的民主体制”③。 这一表述并不是通常意义上 “君主立宪制” 的泰国

式修辞， 而是对 “王室民主” 独特模式的 “有效委婉表述”④， 本质上映射的是

２０ 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社会以国王权威为中心， 逐层外扩的 “曼陀罗式” 传统

等级结构⑤。

对于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而言， “国王权威” 既是其逻辑出发点， 也是其

现实立足点。 事实上， 从 ２０ 世纪中后期以来， 泰国社会就不乏对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的质疑与非难， 但在拉玛九世的国王权威拒止下， 始终不成气候。 在

１９９２ 年 “五月流血事件” 民主运动中， 拉玛九世依托国王权威平息了政治乱局。

随着军人总理素金达与民运领袖占隆匍匐在御座前聆听圣谕的影像广泛传播， 拉

玛九世的社会声望再次攀升， 并获得 “民主庇护者” 的时代光环， 从而拥有了

拒止民主化浪潮的政治免疫力。 得益于拉玛九世提供的 “立足点”，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作为冷战遗产， 却在冷战后 ２０ 多年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 即使在 “红

黄冲突” 时期， 他信派系也从未正式提出变革 “泰式民主” 的政治诉求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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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拉玛九世的国王权威主要建立在其个人魅力与功业基础之上， 具有显

著的个人属性， 因此在 ２０１６ 年拉玛九世驾崩后， 作为 “泰式民主” 立足点的国

王权威也随之动摇。 近年来， 尽管王室—保皇派一直在努力建构新王权威， 但原

本在个人魅力方面就不及先王的拉玛十世， 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足以比肩拉玛

九世历时数十载积累的庞大个人功业， 从而使国王权威面临严重的空心化困境。
这就为极左翼新生代提供了重要历史契机。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新生代大规模街头运动期间， 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公开集会上

提出了 “王室改革十大要求”， 从而首次将 “保革冲突” 政治矛头指向国王权

威①。 ２０２３ 年大选前， 极左翼远进党进一步将修订刑法第 １１２ 条 “冒犯君主罪”
列入竞选纲领， 试图以此为切入口， 逐步瓦解 “泰式民主” 为国王权威提供的

制度壁垒， 改变拉玛九世时期的 “泰式民主强化———国王权威上升———泰式民主

再强化” 正循环进程， 转而促成 “国王权威下降—泰式民主衰落—国王权威再

下降” 的负循环进程， 并最终从根本上否定国王权威的社会中心地位。
（二） 通过 “个性自由” 运动， 否定程式化的日常行为规范

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 泰国当代社会文化保留着相当程度的传统

等级观念。 除了沙立执政时期所复辟的以匍匐礼为代表的王室礼仪， 泰国人在求

学、 礼佛、 入职、 婚嫁、 丧葬、 饮宴、 觐见尊长等方面都有程式化的日常行为规

范， 从而将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下的 “曼陀罗式” 秩序观念， 通过 “知行合

一” 印刻到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②。
对于 ２０ 世纪中后期正处于 “跨越式” 发展阶段的泰国社会而言， 建立在血

统、 年资、 财富、 地位、 学识、 功德等传统衡量标准上的等级秩序， 有助于引导

所有人按部就班， 从而为社会运作提供高度可预测的稳定前景， 降低结构性风

险， 提升泰国对海外投资的持续吸引力③。 不过， 随着 ２１ 世纪以来泰国稳步跨入

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执着于 “上下尊卑” 的传统社会秩序开始变得不合时宜，
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客观需要。 地位上的阶层固化、 思想上的墨守成

规、 体制上的因循守旧， 都在严重束缚着新生代尝试新事物、 迎接新挑战、 开拓

新局面的进取精神， 尤其是旨在强化顺从意识的传统陋习， 诸如校园里的学长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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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新生、 军营里的长官役使新兵、 职场里的前辈欺压新人等社会现实， 更引发新

生代强烈不满。 作为 “虚拟空间原住民”， 经由互联网的社交媒体， 泰国新生代

要比年长者更容易接触到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观念， 也更容易在算法推送机制的

“信息茧房” 影响下产生激进立场， 尤其是三观尚未完全成型的未成年人， 更容

易形成 “青春期叛逆式” 的改革诉求， 试图颠覆年长者视为惯例的日常行为

规范。
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的新生代大规模街头运动中， 相当引人瞩目的是以中小学

生为主体的 “坏学生” 运动。 相较于其他新生代成年人的政治改革诉求， “坏学

生” 运动所要求的主要是校园日常行为规范改革， 尤其是取消对学生发型与着装

的强制性规定， 允许中小学生选择更具个性的自由装扮①。 虽然在极左翼的政治

运动中， “坏学生” 运动的诉求看似无关紧要， 但为其站台的美西方非政府组织

却不在少数②。 究其原因， 关键在于 “坏学生” 运动倡导的 “个性自由” 所撬动

的是构成泰国社会文化基石的日常行为规范， 尤其是随着参与和支持 “坏学生”
运动的中小学生日渐成长并步入社会， 其变革诉求也将从校园进一步持续扩散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而在中长期自下而上瓦解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的社

会根基。
（三） 通过 “新价值观” 运动， 否定传统道德的正当性话语权

尽管泰国并未在宪法中将上座部佛教定为国教， 但对九成以上民众崇信佛教

且成年男子通常都要有一次以上剃度出家经历的 “黄袍佛国” 而言， 以佛教价

值观为基础的传统道德， 始终是泰国社会运作的基本规范与根本准则。 在 “泰式

民主” 话语体系下， 无论是国王权威的中心地位， 还是 “上下尊卑” 的等级秩

序， 其正当性都建立在上位者相较下位者拥有更高的传统道德境界的前提假设基

础之上。 因此， 如何有效掌握传统道德的正当性话语主导权， 从而站在道义制高

点上对政治对手进行压制， 也就成为既往影响泰国政治博弈胜负的关键要素。
对保守阵营而言， 依托拉玛四世创立的上座部佛教法宗派， 从佛教价值观的

阐释出发， 抢占甚至垄断传统道德的正当性话语主导权， 始终是最直接也最有效

的传统政治斗争策略。 拉玛十世继位后， 保守阵营以僧王继承为契机， 修订了

《僧伽法》， 发动了宗教净化运动， 整肃了 “亲他信” 的法身寺派系及各类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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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ｉｎｇ － ｕｐ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ｃｈａｎｇｅ ／



部佛教 “异端”， 并任命深得拉玛十世信任的法宗派长老为新僧王， 从而进一步

巩固了传统道德的正当性话语主导权①。
与此相对， 由于缺乏历史积淀， 革新阵营在 “保革冲突” 的传统道德话语

权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 面对保守阵营的道义压制， 他信派系即使拥有中下层选

民的多数票支持， 也难以摆脱 “多数暴政”、 “选举独裁” 和 “金权政治” 等政

治正当性质疑与否定， 结果先后两次成为军人集团 “拨乱反正” 的政变对象②。
于是， 极左翼新生代在面对保守阵营的道义压制时， 采取了与他信派系不同

的政治策略， 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传统道德话语权竞争， 转而引入美西方价值观，
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以佛教价值观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话语权， 瓦解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的前提假设。 ２０２３ 年大选前， 极左翼远进党以倡导 “自由民主人权”
为名， 一方面， 将 “赌博合法化” “色情业合法化” “佛教节日售酒合法化” 等

列入竞选政策③， 试图从制度层面弱化作为泰国传统道德 “压舱石” 的上座部佛

教基本戒律； 另一方面， 以 《平等婚姻法》 为抓手， 以美西方 “骄傲节” 庆典

为助力， 试图将 “ＬＧＢＴＱ ＋ ” 权益保护推升到社会道义制高点， 并借此在传统

道德之外， 建构起更契合美西方价值观的新道德话语④。 依托破旧立新的 “新价

值观” 运动， 极左翼新生代很有可能在中长期以 “平替” 方式， 逐步抢占甚至

取代保守阵营在道德层面对政治正当性的话语主导权。

余　 论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泰国看守总理巴育宣布结束政治生涯， 并退出极右翼泰

团建党⑤。 随着巴育退出政坛， 以及极左翼新生代再次走上街头⑥， 保守阵营主

导下历时 ９ 年的第三轮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尝试最终未能取得预期成效。 相较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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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ｅｂ． 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ａｎｄｆ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ｄｏｉ ／
ｆｕｌｌ ／ １０. １０８０ ／ ００３４６７６４. ２０２３. ２１７１０９９， ｐｐ. １ － ２３．

参见远进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６６. ｍｏｖｅ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ａｒｔｙ.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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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ａｉｐｂｓ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 ／ ｂａｎｇｋｏｋ － ｐｒｉｄｅ － ２０２３ － ｔｈｅ － ｎｅｘｔ － ｓｔｅｐ － ｉｓ － ｔｏ － ｌｅｇａｌｉｓｅ －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 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 ／

《泰国总理巴育宣布退出政坛》， 新华网，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１１ ／ ｃ＿ １１２９７４４３５９. ｈｔｍ

“Ｒａｌｌｉｅｓ Ｓｐｒ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ｉｔａ， ＭＦＰ”，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Ｐｏｓｔ， Ｊｕｌｙ ２１，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ｇｋｏ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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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转型尝试失利留下的 “烂摊子”， 当前泰国形势更为严峻， 不仅经济利益结构

与政治权力结构失衡加剧， 而且曾经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开始失衡， 使得

泰国社会运作体系的内循环总体上呈现 “漂移” 状态， 缺乏足以提供有力支撑

的再平衡 “锚点”。
短期来看， 尽管历经三个月的组阁危机后， 泰国在中左势力与保守阵营的政

治妥协下， 搭建了 “红蓝联盟” 的跨阵营赛塔政府， 并以流亡海外 １７ 年的前总

理他信主动归国投案后获得国王特赦为标志， 开启了 “保革和解” 的政治进程。
但是， 中长期来看， 泰国依托内生动力促成 “三大结构” 再平衡的难度系数偏

高， 即使最终勉强得以实现， 也很可能要反复磨合， 并付出沉重的社会经济

代价。
随着泰国内在稳定性的持续下降， 外源因素影响力将有可能进一步提升， 并

在内外因素互动过程中， 为泰国国家发展道路再选择注入新动力。 从 “地缘引力

结构” 来看， 中美两国影响力长期都在泰国外源因素中居于首要地位①。 作为冷

战以来的泰国军事盟国， 美国曾经在泰国第三次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过程中发挥了

关键性的规制作用， 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 “泰式民主” 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

展②。 但在当前泰国国家发展道路再选择过程中， 美国所扮演的却一直是 “麻烦

制造者” 角色， 无论是扶持极左翼新生代传播美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③， 还是

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保守阵营交出政治主导权④， 都不仅无助于缓和泰国的结构性

矛盾， 反而会进一步激化代际冲突， 导致 “三大结构” 再平衡变得更为困难，
而引起泰国社会的质疑与不满⑤。

区别于美国试图直接干涉泰国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的不负责任行

径， 中国始终坚持 “互不干涉内政” 原则， “尊重泰国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⑥。 但对泰国面临的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困境， 中国也从未袖手旁观， 而是

充分发挥 “负责任大国” 的近邻优势， 通过贸易、 投资、 跨境服务、 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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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方冶： 《中美战略博弈下的东南亚 “地缘引力结构” 解析： 路径与方法》， 《云南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周方冶： 《 “泰式民主” 的转型困境》， 《文化纵横》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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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 努力在互利共赢基础上为泰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从而有利于其

经济利益结构在 “增量改良” 条件下更平稳有序地达成再平衡， 避免 “存量改

革” 困境引发的矛盾激化与持续冲突。
泰国正在开启新一轮国家发展道路转型尝试， 能否结束长期以来的政治动荡

与社会撕裂， 不仅取决于泰国精英们妥善处理国内问题的政治智慧， 而且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在中美博弈下如何趋利避害引入外源因素的战略视野， 尤其是把握

“中泰命运共同体” 建设的历史契机①， 通过经济利益结构再平衡， 重构体系

“锚点”， 结束内循环 “漂移” 困境。 中长期来看， 随着社会经济疫后复苏与产

业升级， 泰国将有可能逐步化解新生代不满情绪， 促成代际和解， 并在重塑发展

共识基础上， 携手铺就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家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 孙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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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关于构建更为稳定、 更加繁荣、 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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